
父亲是护城河边的环卫工，每天四
五点钟，天还灰蒙蒙的，这个城市还没
有睡醒，父亲就已经起床了，在静静的
护城河边，挥舞着他的大扫帚，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当父亲打扫完一遍地面
后，才会看到晨练老人的身影。

父亲六十多岁了，本来接他来省城
是想让他享清福，可劳作了一辈子的父
亲却闲不惯，非要做这份园林工的工
作。父亲的工作很辛苦，上班时间早，下
班时间却不早，直到最后河边没有游人
了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总是最后一个离
开，又是第一个到来。所以父亲和东护
城河相处时间最长，熟悉那里的一草一
木，哪片绿化带里丢的垃圾多，哪片绿
化带经常遭破坏，父亲一清二楚。

父亲在工作中会经常捡到提包、
身份证等物品，有游人不小心遗落下
来的，也有小偷偷了钱包后把钱拿走，
随手把空空的钱包扔进了绿化带里。
父亲就把这些物品一一捡来，能找到
失主联系方式的，都是直接打电话让
失主来取，实在找不到失主的，就交给
领导或者附近派出所，让他们想办法
联系。

也有很多游人向父亲打听可曾捡
到他们的物品，因为他们知道，像父亲
这样早出晚归的人，如果真的遗忘到这
里了，肯定能被父亲捡到。被父亲幸运
捡到的，失主千恩万谢地拿着自己的失

物走了；没捡到的，未免有些失落，悻悻
地向别处寻去。

有一次，父亲在绿化带里看到一个
女士钱包，丢在浓密的灌木丛里，看样
子不是失主丢的，而是小偷偷了后，把
里面现金之类的东西洗劫一空，顺手把
钱包塞进了灌木丛里。父亲打开钱包看
时，里面当然已没有什么物品，只有一
张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一时联系不到
失主，就交到了解放路派出所。

民警又把钱包翻找了一遍，终于在
一个夹层里找到了一张名片，上面还写
了一句话：“如有惠拾奉还，里面的一百
元即为酬金！”民警果然发现里面还暗
藏着一张红红的百元大钞！民警按着名
片上的电话拨过去，当听说自己的钱包
找到了时，感觉电话那边的妇女有些喜
极而泣。放下电话，那位妇女就直奔派
出所来认领自己的失物。当她要把一百
元的酬谢金给父亲时，父亲哪里肯收，
拾金不昧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收取报酬
不就变了味吗？看到妇女那失而复得的
激动表情，父亲还觉得只捡回一个空包
不好意思呢。可是那位妇女却说这包比
她丢的东西都值钱，这可是在欧洲买回
来的名牌呢！这就难怪了，父亲心情才
好过一点，庆幸小偷不识货，丢了西瓜
捡芝麻。

有一个年轻人在绿化带里拨拉来
拨拉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父亲就热

心地上前询问是不是东西丢了，他说没
丢什么东西，后来看到父亲是环卫工，
像想起什么似的，就悄悄地问父亲，可
曾看到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昨天他落在
这里了。父亲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他
先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就说自己
是管道工，里面都是一些维修工具。父
亲说昨天确实捡到了这样一个包，因为
不知道是谁丢的，就拿回家了，你等会
我回家去拿给你……

年轻人没有等来他的包，等来的是
几位便衣警察。原来父亲昨天下班时的
确发现了这样一个帆布包，藏在茂密的
灌木丛里，包里面是扳手、管钳、螺丝刀
之类的工具。开始父亲还以为是哪位工
人遗忘的，就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
看这些工具，分析应该是小偷的作案工
具，可能是昨天背着包时看见有巡逻
的，做贼心虚，怕被盘查到，情急之下就
把包藏到了灌木丛里……

民警特意交待父亲遇到有人找这
个帆布包时第一时间通知派出所。于
是，父亲以回家去取包为借口先稳住小
偷，径直去了派出所。后来，经过审讯，
这个小偷竟是之前撬盗过多家住户的
惯犯。父亲为此获得了派出所以及园林
部门的表彰。

一生平凡的父亲，想不到，在环卫
工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件
不平凡的事！

宽厚所街不止有精致的四合院民
居，街上还有两座很气派的会馆：街东
头的“江南会馆”和街西头的“浙闽会
馆”。同一条街上坐落着两座建筑宏伟
气派的大会馆，这实属罕见，足以显现
出这条老街的显赫地位和悠久的文化
底蕴。

“江南会馆”是一座很气派的建筑
物，大青石的墙基有一米多高，厚厚的
青砖墙 ,高大带出厦檐的门楼，墙体大
约高四五米，再加上厚重的屋檐，与周
围的民居相比，真可谓鹤立鸡群。大红
漆的对开门足有两米多宽，门上镶着很
多排铜圆球，大门上方悬挂着刻有“江
南会馆”四个大字的木匾，门外各有一
尊威武的石狮把守。会馆内有一个大戏
台，木质的影壁墙是由八扇活动的门组
成的，戏台顶端吊着好几排大气灯（一
种充气的照明灯），平时大门紧闭，给外
人一种神秘之感。会馆戏台的两侧有好
多单间，里面摆有八仙桌、太师椅，桌子
上有精致的茶具，平时有布帘遮挡。据
说这是商贾来此聚会和品茗的房间，戏
台演大戏时这里又成了达官贵人的包
间。

每逢过年或者重大节日，会馆敞开
大门迎宾纳客。门外一溜烟地排满了黄
包车，长长的车把，船型的车斗上带有
考究的车篷，尤其车座位的脚踏处那两
只锃光瓦亮的黄铜车铃煞是耀眼，偶有
顽童偷偷地按几下，发出清脆的铜铃
声。戏班演戏时，会馆会请街坊邻居来
看戏，这时候四邻八舍的大人带着孩
子，自带凳子去看演出。我还记得五六
岁时去看戏，看到舞台上都是些身穿古
装、蟒袍、留着长长胡须的人边唱边打,

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大人们听到精彩处
高兴地鼓掌看门道，孩子们跟着拍手只
是看看热闹。记得一次看完戏回家，父
亲给我讲述其中情节：有个叫萧恩的老
汉与女儿在江边打鱼为生，因天旱水
浅，打不到鱼，欠了乡宦丁家的税，丁家
勾结官府拘捕萧老汉，后来为了报仇，
父女二人夜入丁府杀了渔霸。长大后我
才知道了那是“打渔杀家”。济南解放
后，会馆保留完好继续演戏，在这里演
过话剧《白毛女》，吕剧《小姑贤》、《姊妹
易嫁》、《墙头记》等。

1948年9月26日济南获得解放，“江
南会馆”里住上了部队战士，他们在大
戏台上席地而卧，白天进住市民家帮助
打扫院子、宣传解放军的入城政策，街
道也组织妇女到会馆帮助南下大军缝

制棉被。我母亲就自带针线在戏台上缝
被子，我给她送白开水时，看到街坊的
婶子大娘都在穿针引线忙活着。有时候
驻军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动手包
水饺，一次我家来了两位十七八岁的小
战士，向我母亲借了菜刀和擀面杖等，
向前院我婶子家借了大瓷盆和面板，第
二天送回来时都已经洗刷得干干净净，
还连声道谢。这与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
慌忙撤退时挨家挨户强拆大门板去垒
碉堡，真有天壤之别。

会馆西邻、我们家斜对门有一处四
合院(宽厚所街20号），它的外墙紧靠会
馆西邻，里面有条狭窄的甬道直通会
馆。同时它又是一座独立的三进院：前
院只有两间北厢房，第二、三个院落各
有东西厢房和一排南屋，进大门西侧是
一棵枝叶繁茂硕果累累的石榴树。

这个四合院住着看管江南会馆的
李姓人家。主人叫李宗堂(音），中等身
材，白白胖胖浓眉大眼，与街坊邻居相
处甚安。李家有三子：长子李春生，我称
呼他春生哥。细高挑，年轻就喜欢体育
运动并参加“1950男篮”球队，是穿4号
球衣的主力队员，退休前为山东省实验
中学的教师。次子李传孝，自幼患麻痹
症常年卧床，天资聪慧自学多门学科，
上小学时我经常登门向他求教数学难
题，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好多遍，直到
我懂了为止。心灵手巧的他卧床教会我
们这些邻家孩子叠纸帆船、燕子和各种
动物造型。三子李传仁与我堂兄张朴乃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济南一中同窗好友，
1957年他们俩同时考取大学，堂兄张朴
考入青岛医学院医疗系，而李传仁学的

建筑专业，退休前为济南市建筑设计院
的知名高工。我家与李家祖孙三代来往
密切，每有婚丧嫁娶之事总请李家人来
张罗，民国30年我祖母的娘家侄子结婚
大典就是在江南会馆办的喜宴。李家每
有添丁大事也都请我祖父根据生辰八
字赐名。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各个中学
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掀起批斗教师高
潮。李春生老师首当其冲，白天被红卫
兵揪到教室里低头弯腰，在校园里劳动
改造，晚上很晚才被放回家。记得一天
夜晚，家母严重的哮喘病复发，老憋得
喘不上气来，情急之下弟弟妹妹背上母
亲送医院抢救，此时刚好赶上春生哥托
着疲惫的身子路过我家门口，他不顾疲
惫热心相助送往医院……几十年前的
往事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让我感恩不
尽终生难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外地大学毕
业分回济南当中学教员，那时的“江南
会馆”里建起了一座二层楼房，变成了

“历下区文化馆”，每逢休息日我仍然常
到那里的阅览室看报纸和借阅杂志。再
后来，“江南会馆”在宽厚所街的大门用
砖封闭起来，新大门开到黑虎泉西路，
老街拆迁前这里是“历下区图书馆”的
馆址。

2007年初春，我到李家做客，宽厚
所街20号门牌、熟悉的老式对开大门依
旧，四合院的房屋历经时代变迁都已大
变样，主人李鑫老两口住的两间北屋就
是“江南会馆”的门楼改建而成的。我抬
头望去，那厚重的枣红漆顶梁柱清晰可
见，此情此景让我陷入了沉思。

江南会馆看门人【宽厚所街忆旧】

□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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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幸见到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
目》的真实面貌，破损的纸张和卷折的边角传
递着岁月的印痕。数次通读序言，对宏济堂这
家成长于泉城的百年企业的感佩之情又增加
了几分。序言262字，看似普通，实则隐含了丰
富且有价值的信息，值得一一解读。

其一，序言为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撰写，

无意中透露出100多年前济南商贸已经相当发
达，“药肆林立”即是其一。但药品“取材不精或
鬻良杂苦”并“贻害生命”，遂决定借助同仁堂
少东家乐镜宇开办“国有企业”“山东官药局”。
不料“经费不敷，概行停办”，乐镜宇私人出资
承接下来，将其更名为宏济堂，取“宏业济民”
之意。这就是“宏济堂”一名的由来。

其二，这段话系无标点繁体并有生僻字，
要真正准确理解需要一定古文基础，在对原文
反复研读后对此进行了标点、分段。此前，笔者
曾多次在关于回忆宏济堂的文章中读到相关
引文，今日始知有不少引用或理解断句有误。
其中，被误用最多的一处就是将“拨官款二千
元为开办之费”中的“元”误为“两”，这多半是
对中国货币单元变化不太了解造成的。19世纪
最后几年，中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份抛弃了

“两”单位，货币单位改为元、五角、二角、一角、
半角，“元体系”已在商贸发达的京津鲁盛行。
可资佐证的是，“华北商业中心的天津总商会
就决定自1908年1月起凡出售各货均改为银价，
拟银洋十角为一元。4月又建议京津两地一切
官遇交易以银元为本位。”（引自《论我国货币
单元的元角分》一文）。

其三，这段话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历
1908年，而《宏济堂药目》编纂于民国十二年即
1923年，杨士骧如何能“预测”到15年后会出此
书并“预先”做序呢？事实是，乐镜宇颇有商业
头脑，在创立宏济堂之初即在山东、浙江、天
津等区域联络了一些社会贤达，为之撰写系
列关于宏济堂成立及介绍药品的相关文章，
于1923年将其整理后与药品、组方刻录成册，
形成了《宏济堂药目》一书。看似矛盾，实则有
心。

其四，“今春，镜宇自济南至析津”一句则
历史知识更加丰富，值得说明。“今春”指1908

年春天，与落款“戊申仲春”相符。“析津”又是
何处呢？明朝定都北京以前，辽、元等政权也
曾定都于此，北京曾有幽州、燕京、大都等名
称，析津就是与北宋同时期辽国的陪都，即现
在的北京！杨士骧任直隶总督后督府设在保
定，两地相距不远 ,乐镜宇能够去析津找杨士
骧，也从侧面印证了两人“世好既笃，复相知
有素”。

其五，许多老济南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讲
出许多与宏济堂交往和买药治病的轶事，知
道其成立于1907年，但到底成立于哪个月份恐
怕没有人能说出来。杨士骧由山东巡抚升任
直隶总督时山东官药局“经费不敷，概行停
办”，乐镜宇才“不惜巨资”，“取得所有权，更
名为宏济堂。补充资本，照旧营业。”查阅杨士
骧生平，他升任直隶总督的时间为1907年2月，
由此可以判断“宏济堂”一名大约就诞生在这
个时间段。

多数读者都会忽略“盖数载于兹矣”这几
个字，其实亦有深意。据宏济堂老员工回忆，宏
济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曾兼并过一些小作
坊，其中有一家是成立于1904年的千芝堂，也许
这句话即与此相关。如是，这家百年老店的历
史还可以向前追溯。而1904年，正是济南开埠之
年，其中不知是否又有哪些偶然或巧合。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护城河的环卫工
□李建设

2007年
在江南会馆
西邻李家大
院 外 合 影 ，
左 为“ 崔 家
茶 馆 ”后 代
春 亭 ，中 为

“江南会馆”
看门人李家
后 代 李 鑫 ，
右为作者。

【史海钩沉】

《宏济堂药目》“序”

背后的故事
□韦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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